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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贯通，斯文在兹。本期讲述在南京金融界“解放战争”中“经协南京分会”“银钱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南京中行的革命斗

争故事。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陆续迁回。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中共地下党员深入

到国民党的金融机构。随着时局的变化，他们也随之迁来南京。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意识到，这正是开展金融战线革命斗争
的绝佳时机。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指导下，“经协南京分会”“银钱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南京中行积极投身经济金融战线的“解放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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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作战
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斗争

经协南京分会成立之前，原本
隐蔽在各个金融机构的地下党员
没有横向关系。他们根据“勤学
勤业，广交朋友”和“发展进步势
力，孤立反动势力”的方针，各自
独立作战，积极开展群众活动，团
结和带领银行员工，向国民党反
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6 年 6 月 23 日，为反对蒋
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上海人民团
体联合会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
叙伦任团长，从上海赴南京请
愿。赴南京途经镇江时，遭到一
批特务、暴徒登车辱骂，代表们据
理力争才得以脱身。晚上7时，代
表团一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就遭到
预伏在站内的大批特务、暴徒的
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
琼、陈震中等4位代表被打伤。直
到深夜，受伤的代表才被送到中
央医院救治。当晚，中共代表团
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
他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并
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震
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经协”南京分会参加了此次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斗争，声
援他们的正义行动。“经协”南京

分会承担请愿团的接待和联络工
作，由成员出面，在鼓楼兴皋旅社
订了两个房间。事件爆发后，南
京中行地下党员耿一民、支从敦
等人前去兴皋旅社，绕过鼓楼军
警警戒点，从后门进入旅社，与和
平代表团的罗叔章、胡子婴商议
组织群众进行慰问，同时安置相
关人员治伤。

当时南京城内白色恐怖笼罩，
银行系统员工背景复杂，“经协”
南京分会大多采取隐蔽的活动方
式。他们定期举行座谈会、形势
报告会，讨论时局和国民党的经
济政策，宣传我党的经济政策，在
银行职工中扩大我党的影响。“经
协”南京分会成功团结了一批工
商界和银行业的知名人士，发展
会员60多人。而其他系统的地下
党员也根据银钱业的情况和特
点，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职工争
取合法权益等进行了斗争。

去留抉择
因势而动引导群众抵抗

1948 年下半年，革命胜利大
局已定。其后，蒋介石隐退，以
李宗仁为代总统出面主持和谈，
力图划江而治，同时命令在南京
的机关、学校、工厂等向广州和
台湾撤退。针对这种情况，中共

南京市委要求各单位地下党，发
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活动，
反对和阻止搬迁，尽可能争取大
多数人留下来投入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

南京中行地下党员根据新的
形势和要求，积极组织开展了护
行留人等工作。一次，在南京各
银行上层和银行同业公会举行的
联席会议上，他们得知，国民党当
局策划银行业的搬迁问题，准备
把首都汽车公司的数十辆汽车都
包下来，以备撤逃，要求各银行开
始做登记造册的准备工作。根据
这一情况，他们及时作出行动部
署，要求党员尽量打乱敌人的搬
迁部署，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争
取更多的人留下来。

同时，耿一民亲自在南京小
火瓦巷中行宿舍印制大量传单，
号召群众为迎接南京解放做准
备。为了防止国民党搜查抓人，
他们安排了几个人在楼下打牌望
风做掩护。据耿瑜（耿一民儿子）
回忆：“父亲有一次去发放传单，
礼堂还有人开会，他便把印好的
传单放在礼堂边上的窗口，然后
打开窗户转身走了。后来起风
了，风把窗口的传单吹进了礼
堂。现在想想当时那样做是很危
险的，如果被当局抓到后果不堪
设想。后来父亲跟几个儿女回忆

这件事时，并没有说太多，他对党
的忠诚信仰已经刻印在脑海里
了，革命斗争让他顾不得思考许
多。”

“护行行动”
因行施策守住人民财产

1948 年 11 月，中共南京市委
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成立
了银钱业工作委员会，将各银行
的党员划归银钱业工委统一管
理。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银
钱业工作委员会（南京市党组织
重要组织机构之一）全力以赴投
入护行护局迎解放的斗争中。

为保护银行账册财产、挽留
人员迎接解放，南京中行地下党
员组织成立了“应变会”，一方面
关注中行南京分行人员，特别是
上层人员动向，有重点地解除他
们的顾虑，劝他们留下来为人民
政权服务。经多方引导，南京解
放时，中行南京分行从副经理袁
行济、襄理钱道康到员工 300 余
人全部坚守岗位。另一方面组织
员工对全行账册、档案、房产、物
资等进行清理登记，指定专人保
管。

南京解放前，中行南京分行
领导人将大部分黄金转移存放到
上海中行，并以“宁任远”的身份

开户，将这笔巨大金额的黄金存
在其名下。4 月 23 日南京解放
后，上海尚未解放，为防止离宁的
当局领导人再度夺取，负责南京
中行地下党工作的耿一民与党员
丁永桢、支从敦等一起在 4 月 25
日急电上海中行：“南京已解放，
‘宁任远’开户的 1100 两黄金冻
结，不准任何人开箱提取，如被提
取，概由你行负责。”上海解放后，
这笔财产悉数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后，由于南京中行地下党
员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各项交接
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档案账册完
整，财产物资没有散失，交接清晰
齐整，受到表扬。后来，作为耿一
民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顾公泰在
回忆中也谈到：“当时，邮汇总局
和中国银行党的力量较强，工委
就以这两个单位为主，广泛开展
调查研究，做好保护账册、档案和
国家资财的工作，并且通过“银
社”的活动，影响、带动其他各行、
局一起行动起来，为人民解放军
顺利接管创造条件。”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
代，每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都闪
现着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永远
是值得我们学习致敬的榜样。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中行故事，不断
汲取奋进力量，走好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

南京中行积极投身南京金融界“解放战争”

“我最大的遗憾，是未
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2019 年 7月，丹东市融媒体中
心《铭记》工作部正式组建，他们坚
持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性采访抗美援
朝老战士和英雄模范，创作《铭记》
纪录片、图书、音像制品等，拍摄素
材时长近1000小时，收集整理文字
资料、采访笔记超过1000万字。

而寻找并面对面采访拍摄这些
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志愿军老战士，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联系的过程中，很多老兵不
相信我们，家属存在迟疑，说你们是
什么媒体？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工
作？”团队编导张蕾表示，老战士们
平均年龄在九十多岁，考虑到他们

的身体状况，采访时间控制在一小
时左右。

“他有些记忆比较模糊或者是
碎片化的。你怎么引导他，是比较
难的。”张蕾表示，在有限的时间内
挖掘并引导老战士们讲述以往的经
历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周全弟是长津湖战役中的幸存
者之一，入朝时他只有16岁。在黄
草岭的阻击战中，他在零下40多度
的低温中卧雪三日，丝毫不动。当
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
的四肢已经冻僵，无法起身和战友
一起冲锋。

“我才16岁，就没有手、没有脚
了。”周全弟入朝参战仅半个月，他的
四肢就因严重冻伤而不得不截肢，可
他却说：“相比身体的残疾，我此生最
大的遗憾是没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几年来，像周全弟老人这样的
志愿军老战士，纪录片《铭记》团队
采访了700多位。

在四川绵阳，团队采访了最早发
现邱少云烈士遗体的战士。他们冒
着生命危险，穿越三千米封锁线把邱
少云烈士的遗体带回。在此过程中，
其中两名担架队员不幸中弹负伤。

“为了一具烧焦的遗体，为什么
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给他抬出
来？”《铭记》工作部编导张萍轻声询
问。老战士闻言，激动地掉下眼泪，

“我们心里头如刀绞，我们不得不那
么做，他是我的战友。”

“可把你们盼来了，再
晚就来不及了”

2020年 8月31日，抗美援朝口

述历史纪录片《铭记》顺利播出，创
作团队收到志愿军老战士的线索也
越来越多。

每次采访快要结束时，张蕾都
会问一句话，“您认为志愿军精神是
什么？”

“不怕死喽，当兵不怕死，怕死
不当兵。”很多老战士都表达了这样
的想法，他们也说“我们入朝之前其
实就没想回来，抱着必死的信念过
的江、入的朝，没打算回来。参加每
场战斗，我们觉得活下来就赚到了，
死了、牺牲了就值了”。

如今，这些志愿军老战士平均
年龄超过90岁，《铭记》工作部创作
团队采访过的老战士中有三分之一
已离世。与时间赛跑成了《铭记》工
作部创作团队采访中的常态，他们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能等，老战
士们等不了”。

2020年 9月，张萍到上海采访
韩德彩中将，他见到团队的第一句
话就是：“可把你们盼来了，再晚就
来不及了。”张萍注意到韩德彩的腿
有明显的浮肿，韩德彩也坦言：“我
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次采访给张萍带来极大的触
动，随后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手记
《再晚就来不及了》，也就是从那时
起，她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

“如果我不讲述，谁会
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志愿军老
战士纷纷表示：“我不是英雄，牺牲
的人才是英雄”。尽管他们自身经

历丰富，战功赫赫，但在镜头前，他
们更愿意分享战友们的英勇事迹。

唐章洪曾靠一门炮打死了725
个敌人，是全军响当当的人物。然
而，在接受采访时，他却一直在讲述
他的战友。

“我只想讲述我的那些战友，我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军功章也不
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战友一起打下
来的。如果我不讲述，谁会知道他们
都经历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

牟元礼是团队去年4月在重庆
采访的志愿军老战士。他讲述了
541 高地中的战斗，当时阵地上只
剩下他和战友杨春增，他亲眼目睹
排长杨春增手持手雷与敌人同归于
尽。多年来，牟元礼始终在讲述杨
春增的故事，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
15岁就获得一等功的功臣。

在这些年的采访中，许多志愿
军老战士在回忆入朝参战经历时，
会主动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他们端坐挺胸，精神焕发，眼
神中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仿佛又
看到了七十多年前跨过鸭绿江的英
勇瞬间。

截至2024年11月末，抗美援朝
口述历史大型系列纪录片《铭记》已
播出278集。《铭记》的故事还在继
续。

张萍表示，5年过去，自己感到
责任更加重大。老战士们越来越
少，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我们
的采访难度可能会比5年前还要困
难重重，但我们还想尽最大努力去
采访这些老战士，直到最后一位老
战士离世。”

志愿军老战士：遗憾未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11月 29日上午，第十一

批 43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安葬，以此致敬和
缅怀英雄。

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
“最可爱的人”，很多已离世
或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们的
精神被一代代中华儿女铭记
在心。在辽宁丹东，一支团
队用镜头记录下志愿军老战
士们珍贵的口述历史。

据央视新闻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韩远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韩德彩


